
1372026年1月　第105卷  第1期
January 2026　Volume 105  Number 1

關中方言的複數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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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關中方言複數標記主要有四類：“的”類、“些”類、“們”類、“夥”類。這些複數標

記在地域分佈、標記範圍、語義表達上都存在一定差異。其中，複數標記“們”的地域分

佈最廣，複數標記“些”的地域分佈最窄。複數標記“們”“的”“夥”“夥裡”“些個”

都只能附加在指人的名詞性成分後表示複數，複數標記“些”則沒有這一限制，其還可附

加在非指人的名詞性成分後表示複數。複數標記“夥”“夥裡”“些個”只能表達普通複

數義，複數標記“們”“的”可表達普通複數義和連類複數義，複數標記“些”則可表達

普通複數義、連類複數義和相似複數義。複數標記的不同來源是造成這些差異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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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複數意義的表達手段十分豐富，既可以使用形態手段，如詞綴、詞幹改變，也可

以使用非形態手段，如詞、語綴、聲調等（Dryer 2013）。關中方言最為典型的兩種
複數表達手段是變調和加標。1其中，變調主要用於構造人稱代詞的複數形式，即關中

方言的人稱代詞基本都可以通過改變聲調來區分單複數意義，讀為上聲調時表示單數，

讀為陰平調時表示複數（孫立新  2002；張永哲  2016等）；加標既可以用於構造人稱
代詞的複數形式，也可以用於構造其他名詞性成分的複數形式。本文重點討論加標這

一複數表達手段。關於關中方言複數標記的研究已有不少成果，如孫立新（2002）、
李斐（2003）、蘭賓漢（2011）、葉豔麗（2016）等指出西安、戶縣、宜川、潼關、
大荔方言中，第三人稱代詞單數“他”後可直接加“的”表示複數。王軍虎（1996），
邢向東、蔡文婷（2010）等觀察到西安、合陽方言集合名詞後可加“們”表示複數。
王寶紅（1999）、毋效智（2005）、張成材（2009）、張永哲（2011）分別指出寶雞、
商州、扶風、鳳翔方言指人名詞後可加“的”表示複數。楊炎華、劉道海（2023）指
出耀州方言的名詞可附加“些”表示複數。但現有研究仍存在較大不足，一是現有研

究多是對單點方言或單一名詞性成分進行的考察，二是除楊炎華、劉道海（2023）外，
多數研究的重心並不在複數標記上，因此也未能對其文中涉及的複數標記進行細緻考

察。總之，現有研究不足以讓我們全面了解關中方言複數標記的表現及整體類型特點。

本文擬對關中方言的複數標記進行全面考察，具體回答以下問題：關中方言的複數標

記有幾種類型？各類型複數標記的地域分佈、句法分佈及表達的複數語義是怎樣的？

與其他漢語方言的複數標記相比，關中方言的複數標記具有怎樣的特點？又是什麼原

因造成了關中方言複數標記如今的表現？

整體來看，關中方言的複數標記可以分為四類，根據其地域分佈範圍大小，依次排

列為：“們”類，包括“們 [mu0/mei0/mẽ0]”；“的”類，包括“的 [ti0]”；“夥”類，
包括“夥 [xuɤ53]”“夥裡 [xuɤ53 li0]”；“些”類，包括“些 [ɕiɛ21]”“些個 [ɕiɛ21 kɤ0]”。

1 本文所說的關中方言包括以下 52個方言點：寶雞、隴縣、千陽、麟游、岐山、鳳翔、扶風、眉縣、
太白、鳳縣、咸陽、禮泉、乾縣、武功、三原、淳化、永壽、涇陽、興平、彬縣（彬州市）、

旬邑、長武、西安、長安、周至、戶縣（鄠邑區）、藍田、高陵、臨潼、渭南、蒲城、澄城、合

陽、白水、韓城、華縣、華陰、富平、大荔、潼關、宜君、銅川、耀州、黃龍、黃陵、洛川、富

縣、宜川、商州、洛南、丹鳳、山陽。本文 52個點的材料均來自 2019年 –2023年的實地調查，
調查的方言均為城區方言。本文所說的複數包括普通複數（ordinary plural）、連類複數（associative 
plural）和相似複數（similative plural），詳請參考 Corbett（2000）、Moravcsik（2003）、Mauri
和 Sansò（2023）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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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們”類複數標記

“們”是關中方言地域分佈最廣的一個複數標記，在關中 52個方言點均有使用，
但“們”在不同方言中的表現並不一致，現將“們”的分佈情況總結如表 1。

表 1  複數標記“們”的分佈

語音形式 地域分佈
句法分佈

人稱代詞 2 指人普通名詞 指人集合名詞

mu0 寶雞 隴縣 千陽 麟游 岐山 鳳翔 扶風 
眉縣 太白 鳳縣

– – +

mei0 黃龍 華州 潼關 白水 興平 – + +

mẽ0

禮泉 乾縣 彬縣 旬邑 長武 武功 三原 
永壽 淳化 涇陽 咸陽 西安 高陵 臨潼 
周至 長安 戶縣 藍田 耀州 宜君 渭南 
富平 蒲城 澄城 大荔 合陽 韓城 華陰 
黃陵 宜川 洛川 富縣 商州 洛南 丹鳳 
山陽

– + +

銅川 + + +

讀 [mẽ0]和 [mei0]的都分佈在關中的中部和東部，其中讀 [mẽ0]的地域分佈最廣，
可分佈在關中 37個方言點，而讀 [mu0]的只分佈在關中西部 10個方言點。3值得注意

的是，讀 [mu0]的地區和讀 [mẽ0]、[mei0]的地區有著一條明顯的界限，前者主要分佈
在關中西府方言，後者主要分佈在關中東府方言。更重要的是，這一地域界限也反映

著句法分佈的差異（見表 1）。

寶雞等西府方言的“們 [mu0]”只能附加在指人的集合名詞後表示複數，表達的是
普通複數義，如例（1），其他名詞性成分都沒有這一用法，如例（2）。

寶雞話：

(1) 他弟兄們敢去呀不？（他弟兄們敢不敢去？）
(2) *娃們咋這麼會了還沒到哩？

除銅川以外，關中東府方言的“們 [mẽ0]/[mei0]”都可附加在指親屬的集合名詞和
普通名詞“娃”後表示複數，表達的也是普通複數義，如例（3）–（6）。

2 如無特殊說明，本文的人稱代詞都特指三身人稱代詞。
3 孫立新（2010）就指出在寶雞一帶方言有“弟兄們 [mu0]”“姊妹們 [mu0]”的說法。與寶雞相鄰
的甘肅徽縣、華池等方言中（雒鵬  2016），“mu”可附在人稱代詞後表示複數意義。我們也觀
察到徽縣等方言中的“mu”可以附加在名詞後表示複數，如“弟兄～”“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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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水話：

(3) 天不早咧，讓娃們快睡些。（天很晚了，讓孩子們趕緊睡覺吧。）
(4) 這事你弟兄們看著辦些。（這件事你弟兄們看著辦吧。）
澄城話：

(5) 你叫娃們別燎滑。（你叫孩子們別太搗蛋。）
(6) 我把他弟兄們打了一頓。（我把他弟兄們打了一頓。）

銅川方言中的“們”可附加在人稱代詞、指親屬的集合名詞和普通名詞“娃”後

表示複數，如例（7）–（9）。

(7) a. 我 [ŋuo53]/你 [ȵi53]/他 [tʰɑ53]後首就來。（我 /你 /他後面就來。）
 b. 我 [ŋuo31]/你 [ȵi31]/他 [tʰɑ31]後首就來。（我 /你 /他後面就來。）
 c.  我 [ŋuo31]們 /你 [ȵi31]們 /他 [tʰɑ31]們後首來。（我們 /你們 /他們後面

就來。）

(8) 他弟兄們正諞閑傳哩。（他弟兄們正在聊天呢。）
(9) 娃們正在吃飯哩。（孩子們正在吃飯呢。）

我們知道，關中方言的人稱代詞普遍可以通過變調來區分單複數意義。4不過根

據我們的調查，變調手段在銅川方言中出現了弱化，即單純的聲調變化已經不能很

好地凸顯單複數的對立，這使得銅川方言出現了讀為 53調或 31調的形式都可以表
示單數的現象，如例（7a）、（7b）。為了能夠準確地表達複數意義，在“代償機
制”的作用下，通過附加“們”來進一步凸顯人稱代詞的複數意義，但要注意的是，

“們”只能附加在人稱代詞變調形式（即 31調）後，如例（7c）。這一現象暫未在
其他方言中發現。那麼，為何幾乎在整個關中方言都非常強勢的變調手段在銅川方

言中出現了弱化？為何是附加“們”而不是其他標記，如鄰近的耀州方言的“些”、

宜君方言的“的”？我們推測這很有可能跟外來移民有關，根據《銅川市印臺區志》

（銅川市印臺區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  2020），明末戰亂後，轄區人口多自陝西省內
遷入，清末有較多來自湖北、商洛的移民，1940年咸同鐵路（咸陽—同官）通車，
河南、安徽等外籍人口大量遷入。外籍移民遷出地一般都沒有變調區分單複數這一

手段，因此移民對當地通過聲調的變化表達單複數的形式可能並不敏感，移民與本

地人為了彼此間的交際需求，附加一個複數標記就顯得十分必要，而與“些”“的”

等地域特點明顯的標記相比，標記“們”更容易為雙方所接受。從表達的語義上看，例

4 關中方言的人稱代詞讀為上聲調表單數，讀為陰平調表複數，這個問題孫立新（2002）等都已有
討論。上聲調的調型為高降調，陰平調的調型是低降調，各方言在具體調值上略有差異，為方便

論述，本文將其調值統一分別記作 53和 31。



1412026年1月　第105卷  第1期
January 2026　Volume 105  Number 1

（7c）中的“們”既可以表示普通複數，如“他們”可解讀為：他 1+他 2+……+他 n；

也可以表示連類複數，如“他們”也可解讀為：他 +其他人，而名詞後的“們”只能
表達普通複數義，如例（8）–（9）。

在關中方言，上述名詞性成分加“們”後可自由充當主語、賓語、定語，但名詞

加“們”後一律不與數量短語共現，如例（10）–（12），而人稱代詞變調後附加“們”
的形式雖不能受數量短語修飾，但可受數量結構的複指，如例（13）。

銅川話：

(10) a. 娃們能來啊不？（他們能不能來？）
 b. *那些娃們能來啊不？
 c. *娃們幾個能來啊不？
(11) a. 你把她姊妹們嚇紮 =了。5（你把她姊妹們嚇壞了。）

 b. *你把她姊妹們幾個嚇紮 =了。

(12) a. 他弟兄們人品不好，你嫑氣。（他弟兄們人品不行，你別生氣。）
 b. *他幾個弟兄們人品不好，你嫑氣。
(13) 我 [ŋuo31]們倆正諞閑傳哩。（我們倆正聊天呢。）

總之，在“們”的標記範圍、與數量短語共現的能力方面，關中方言的表現要弱

於普通話，普通話的“們”不僅可附在人稱代詞和指人名詞後表示複數，而且“人稱

代詞 +們”可受數量短語的複指，“普通名詞 +們”可受到數量短語的修飾（邢福義  
1965；張誼生  2001等），“專有名詞 +們”後還可受數量短語複指（如楊炎華  2015
等）。但關中方言的“們”與普通話的“們”也有共性，如二者的標記物件通常都只

能是指人的名詞性成分；二者都既可以表示普通複數，也可以表示連類複數。此外，

跨方言地看，包括關中方言在內的整個中原官話中的“們”的標記範圍都是比較受限

的，這明顯不同於其鄰近的蘭銀官話（如蘭州話：蘭大中文系語言研究小組  1963）、
冀魯官話（如武邑話：張曉靜、陳澤平  2015）中的“們”。如果將北部晉語中的“弭”
（如離石話：楊炎華、李彥霞  2021）也納入考察，我們會發現，中原官話的西部和北
部方言中的“們”類複數標記都較為強勢，從地域上看，這些方言大都處在或曾經處

在與蒙古族等少數民族長期接觸的地區。

此外，王軍虎（1996）指出西安方言中指親屬的集合名詞和普通名詞“娃”加
“們”後還可再加“的”表示複數，如“娃們的”“弟兄們的”“先後們的”，即

西安方言中“娃”等名詞具備三種複數表達方式（詳見表 2）。商州方言（張成材  
2009）也有類似現象。

5 “=”是用於表示本字暫不清楚，以同音字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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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西安方言“娃”等名詞的三種複數表達形式

名詞 A式 B式 C式
娃 娃的 娃們 娃們的

弟兄 – 弟兄們 弟兄們的

A式和 B式代表兩種不同的表達方式，C式是 A式、B式因競爭產生的疊加形式。
這類疊加現象在漢語方言中並不罕見，如貴陽話（彭曉輝  2008）：你們、你些、你們
些；成都話（張一舟等  2001）：同學夥、學生些、學生夥些。在西安方言中，A式、
B式、C式表達的語法意義基本都是一致的，即都表示普通複數義，但 B/C式無論是
標記範圍還是使用頻率均強於 A式。新派方言一般傾向於使用 B式，較少使用 C式，
基本不使用 A式。這也能說明，疊置形式通常都是過渡形式，並不會成為常式。

3. “的”類複數標記

在關中方言，“的”類複數標記只有“的”。“的”主要分佈在關中西部、中部和

東部，具體是寶雞、千陽、鳳翔、扶風、太白、鳳縣、隴縣、岐山、長武、麟游、彬

縣、永壽、宜君、耀州、宜川、西安、周至、戶縣、富平、潼關、韓城、華陰、大荔、

華縣 24個方言點。複數標記“的”在各方言的表現也不完全一致，具體參看表 3。6

表 3  複數標記“的”的分佈

語音形式 地域分佈
句法分佈

人稱代詞 指人普通名詞 非指人名詞

ti0
西安 周至 + + –
隴縣 岐山 長武 麟游 永壽 宜君 耀州 
宜川 戶縣 富平 潼關 韓城 華陰 大荔

+ – –

ʨi0 寶雞 千陽 麟游 扶風 太白 鳳縣 華縣 + – –
tsi0 彬縣 鳳翔 + – –

從句法分佈看，“的”主要附加在指人普通名詞、人稱代詞之後表示複數。

“的”附加在指人的普通名詞後表示複數，這種用法主要分佈在西安、周至。其

中，周至方言中的“的”可附加的指人普通名詞多是表示小輩的，如例（14）–（15），
一般不能附加在表示長輩的名詞後，如例（16），而西安方言中的“的”僅能附加
在名詞“娃”後，如例（17），其他名詞不具備這種用法，如例（18）。這種用法

6 麟游方言中的“的”既可以讀為“ti0”，也可以讀為“ʨi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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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的”表達的都是普通複數義，如例（14）“娃的”的語義解讀是：娃 1+娃 2+
娃 3+……+娃 n。

周至話：

(14) 娃的把飯吃咧。（孩子們把飯吃了。）
(15) 你侄的短欠下的錢，你知得道？（你侄子們欠了不少錢，你知道不？）
(16) *他舅的咋又走咧先。 
西安話：

(17) 娃的急頭半腦地做啥去咧？（孩子們火急火燎地出去幹啥去了？）
(18) *嫑胡說，給你叔的弄嘎 =子。

“的”附加在人稱代詞後表示複數，這一用法在西安等 24個方言點都有分佈，但
這 24個方言的人稱代詞形式也並不完全一致，具體可以分為兩類，詳見表 4。

表 4  人稱代詞的語音表現

方言點
單數人稱代詞 複數人稱代詞

第一人稱 第二人稱 第三人稱 第一人稱 第二人稱 第三人稱

長武 麟游 彬縣 永壽 
寶雞 千陽 鳳翔 扶風 
太白 鳳縣 隴縣 岐山 
宜君 耀州 富平 韓城 
華陰 大荔 華縣

ŋɤ53 ȵi53 tʰɑ53 ŋɤ31

ŋɤ31ti0/ʨi0/tsi0

ȵi31

ȵi31ti0/ʨi0/tsi0

tʰɑ31

tʰ31ti0/ʨi0/tsi0

周至 西安 戶縣 宜川 
潼關

ŋɤ53 ȵi53 tʰɑ31 ŋɤ31/ŋɤ31 ti0 ȵi31/ȵi31 ti0 tʰɑ31 ti0

一類分佈在長武等 19個方言點，讀為 53調的人稱代詞表達的一律是單數義，讀
為 31調或 31調形式加“的”表達的都是複數義；另一類分佈在周至等 5個方言點，
第一、第二人稱代詞的表現與長武等一致，但第三人稱代詞只有 31調一種形式，用於
表達單數義，必須後附“的”才可表達複數。可見，這兩類的差異在於第三人稱代詞。

造成這一差異的主要原因是“感染作用”，李榮（1965）就指出第三人稱代詞單數
“他”字由於受到“我”“你”聲調的影響也讀作上聲，這一現象在河南、河北、山

東等方言中都有發現，很明顯，關中長武等 19個方言點都發生此類“感染”，而周至
等 5個方言的“他”沒有發生這一“感染”，因此其第三人稱代詞的表現不同於第一、
二人稱代詞。

我們注意到代詞“的”表示的複數意義有兩類：一是表普通複數（ordinary 
plural），如例（21）中的“他的”可以解讀為“他 1+他 2+他 3······+他 n”；二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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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類複數（associative plural），如例（21）中的“他的”還可以解讀為“他 +其他孩
子”。例（19）–（20）類同。

周至話：

(19) 我 [ŋɤ31]的畢業咧。（我們畢業了。）
(20) 老王尋你 [ȵi31]的哩。（老王找你們呢。）
(21) 他 [tʰɑ31]的都在屋看書著呢。（他們都在房間裡看書呢。）

那麼，既然關中方言的人稱代詞可以通過變調來區分單複數，為何變調形式後還

會出現複數標記“的”呢？我們認為這與關中方言變調表示複數這一手段的形成有關。

張崇（2000），秋谷裕幸、徐朋彪（2016），楊炎華、劉道海（2023）都已分別指出
在寶雞方言、韓城方言、耀州方言中人稱代詞複數有兩種表達形式，一種是單音複數

形式，即直接通過變調構造的複數形式，單數讀為上聲調，複數讀為陰平調，另一種

是雙音複數形式，如“我的”“你的”“他的”，此時的人稱代詞均讀為陰平調，單

音複數形式是雙音複數形式脫落“的”形成的。更重要的是，雙音複數形式中人稱代

詞之所以讀為陰平調，這是由單數人稱代詞與複數標記“的”連讀產生的變調形式。

也就是說，“的”是對人稱代詞進行複數化操作的標記。根據我們的考察，目前仍處

於加“的”複數形式向變調形式過渡階段，這使得人稱代詞兩種複數表達形式共存，

但這一過渡進程已然加速，因為我們觀察到在耀州等方言中，新派更傾向於直接使用

變調形式，甚至在白水等方言中，老派基本都只使用變調形式。

在關中方言中，名詞性成分加“的”後一般可以自由地充任主語、賓語。例如：

西安話：

(22) 娃的咳嗽咧一晚上。（孩子們咳嗽了一個晚上。）
(23) 他的愛做啥做啥些。（他們想幹什麼就幹什麼吧。）
(24) 你得是把他的得罪咧。（你是不是把他們得罪了。）
(25) 你給娃的把衣裳一買。（你給孩子們把衣服買上。）

在定語位置上，各方言點卻呈現出了較大差異。7其中，只有周至方言中表示複數

的“的”後還可以再出現表示領屬的“的”，且使用頻率較高，如例（26）–（27），
其他關中方言都沒有這種用法。我們在鄰近關中的山西運城方言（呂枕甲  1991）中也
發現了類似現象，如“他的的他們的”。

7 本文所說的定語位置，如無特殊說明，其後的中心語名詞都是非稱謂、非處所的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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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至話：

(26) 他的的書還沒看咧。（他們的書還沒看呢。）
(27) 娃的的衣裳給紮爛咧。（孩子們的衣服被紮爛了。）

此外，上述所有名詞性成分加“的”後一律不能與數量成分共現，即既不受數量

結構的修飾，也不受數量結構的複指，如西安話不能說“幾個 /三個他 [tʰa31]的”“他
[tʰa31]的幾個 /三個”“幾個 /三個 /兀些娃的”“娃的幾個 /三個”等。這明顯不同
於普通話的“們”。

關於複數標記“的”的來源問題，戴昭銘（2000），趙變親（2012），楊炎華、劉
道海（2023）都推測“的”應來自於“等”，也分別給出了相應的推斷證據，但都缺乏
相關的歷史材料進行佐證。王臨惠（2025）運用西北歷史文獻，證明了人稱代詞複數形
式“ti0”的本字應當為“等”，並指出“ti0”這一讀法從隋末唐初一直延續至今。請看：

(28) 問曰：“俗謂何物為‘底’丁兒反，‘底’義何訓？”答曰：“此本言‘何

等物’，其後遂省，但言直云‘等物’耳。‘等’字本音都在反 ,又轉音丁
兒反。……今吳越之人呼‘齊’‘等’皆為丁兒反。……以是知去‘何’

而直言‘等’。其言已舊，今人不詳其本，乃作‘底’字，非也。”（唐

顏師古《匡謬正俗》卷六 ·底）（王臨惠  2025: 26）
(29) “等物”為“底物”，又俗以“何等物”為“何底物”，亦音訛變也。以上出《顏

氏刊謬》。（宋郭忠恕《佩觽》卷上）（王臨惠  2025: 27）

值得注意的是，戴昭銘（2000）認為運城方言的“的 ti”、粵方言的“哋 tei”、
安陽方言的“兜 tou”、客家方言的“等”等都是同源的，均源自古漢語的“等”。這
一觀察是非常有洞見的，因為從句法分佈來看，這些複數標記也具備很強的一致性，

它們通常分佈在人稱代詞之後，非指人名詞性成分都不具備此能力。

4. “夥”類複數標記

夥”類複數標記包括“夥”和“夥裡”兩個。其中“夥”主要分佈在寶雞、太白、

鳳縣、扶風、三原、高陵、淳化、丹鳳 8個方言點，“夥裡”主要分佈在涇陽、高陵、
商州 3個方言點。

4.1. 夥

“夥”附加在指親屬的集合名詞後表示複數，如例（30）–（31），但通常只有指
平輩關係的親屬集合名詞可附加“夥”表示複數，非平輩關係的親屬集合名詞沒有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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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用法，如例（32）就不成立。這一用法主要分佈在鳳縣、扶風、三原、高陵、丹鳳、
淳化 6個方言點。

扶風話：

(30) 他弟兄夥在些事就好辦了。（他弟兄們在的話事情就好辦了。）
(31) 你先後夥做啥來的？（你妯娌們來幹什麼？）
(32) *他爺孫夥做啥去呀？

“夥”附加在指人的普通名詞後表示複數，但通常只有普通名詞“娃”能夠附加

“夥”表示複數，暫未發現其他指人的普通名詞有此用法，如例（33）–（34）。這一
用法主要分佈在寶雞、太白、鳳縣、扶風 4個方言點。

寶雞話：

(33) 娃夥知道呀不？（孩子們知不知道這個事？）
(34) 你走得了把娃夥叫下子。（你走的時候把孩子們叫一下。）

寶雞等 8個方言中的上述名詞性成分加“夥”後通常作主語、賓語、定語，如例
（35）–（37）。

扶風話：

(35) 娃夥能來啊不？（孩子們能來嗎？）
(36) 把他弟兄夥耍得大的。（他弟兄們架子很大。）
(37) 伢姊妹夥的活高低做不完。（她姊妹們的活總是幹不完。）

從與數量短語的共現情況看，普通名詞“娃”加“夥”後的表現與指人的親屬名詞

加“夥”有較大差異。其中，指親屬的集合名詞加“夥”後既不能受數量結構的修飾，

也不能受數量結構的複指。普通名詞“娃”加“夥”後可受數量結構的修飾，但不能受

數量結構的複指，如寶雞話中可以說“幾個 /三個娃夥”，不能說“娃夥幾個 /三個”。

4.2. 夥裡

孫立新（2010）指出在涇陽等關中方言中存在一個相當於普通話“們”的“夥
裡”。根據我們的考察，複數標記“夥裡”主要分佈在涇陽、高陵、商州 3個方言點。
“夥裡”只能附加在指親屬的集合名詞之後表示複數，如例（38）–（40）。

商州話：

(38) 你弟兄夥裡吃了飯啦沒有？（你弟兄們吃了飯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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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你先後夥裡夜里弄啥來？（你妯娌們昨晚幹什麼呢。）
(40) 你姊妹夥裡夜坐車呀嗎不坐？（你姊妹們要不要坐車？）

跟複數標記“夥”等一樣，只有指平輩關係的親屬集合名詞可附加“夥裡”表示

複數，非平輩關係的親屬集合名詞沒有這種用法。

涇陽、高陵、商州方言中指親屬的集合名詞附加“夥裡”後通常作主語、賓語、

定語，但都不能與數量短語共現，如例（41）–（44）。

高陵話：

(41) 他弟兄夥裡肯來得很。（他的弟兄們經常來這裡。）
(42) 叫她姊妹夥裡過來先。（叫她姊妹們過來。）
(43) 他弟兄夥裡的麥割哩嗎沒割？（他弟兄們的麥子割沒割？）
(44) a. *他三個 /幾個 /兀些弟兄夥裡走哩。
 b. *他弟兄夥裡三個 /幾個走哩

從現有研究來看，“夥”“夥裡”不僅分佈在關中方言，在西南官話中也有分佈，

如成都方言（張一舟等  2001）中的“夥”、棗陽方言（趙世舉  2004）中的“夥裡”。
儘管這些複數標記在各方言中的標記範圍有所不同，但它們同樣具備較強的共性，即

都只能附加在指人名詞性成分後表示複數，且通常都是指人名詞，人稱代詞一般也不

具備這種用法，詳見表 5。

表 5  複數標記“夥”“夥裡”的分佈

類別 方言點
句法分佈

人稱代詞 指人普通名詞 指人集合名詞 非指人名詞

夥
關中方言

三原 高陵 丹鳳 淳化 – – + –
寶雞 太白 – + – –
鳳縣 扶風 – + + –

西南官話 成都 – + + –

夥裡
關中方言 涇陽 – – + –
西南官話 棗陽 – + + –

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很可能與“夥”的來源有關，趙世舉（2004）指出“夥”本
作“火”，是古代的兵制單位，如《新唐書 ·兵制》：十人為火，同“火”的人稱為“火
伴”，之後引申出指若干人組成的群體，這一意義後記作“夥”，隨著“火（夥）”

意義的虛化，逐步衍生出表複數的功能，“夥裡”是由“夥”進一步演變而來的。這

意味著“夥”“夥裡”在語法化為複數標記時仍有可能受到“語義滯留”（與人相關

義）的影響，使它不能附加在非指人名詞之後，限制了它們的語法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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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些”類複數標記

關中方言中的“些”類複數標記包括“些”“些個”。“些個”的地域分佈要大

於“些”。“些個”可分佈在關中西部的耀州、富平、華州、合陽 4個方言點，“些”
只分佈在耀州、合陽 2個方言點。8

5.1. 些

“些”附加在指人的普通名詞和指親屬的集合名詞後表示複數，見於耀州、合陽

方言，如例（45）–（48），“些”此時表示的是普通複數義，如例（46）中的“舅些”
表達的是“舅舅 1+舅舅 2+舅舅 3+……舅舅 n”。

合陽話：

(45) 娃些寫字哩。（孩子們正寫作業呢。）
(46) 你舅些來哩嗎不來？（你的舅舅們來還是不來？）
(47) 他弟兄些做啥開 =？（他弟兄們幹什麼去來？）

(48) 他弟兄姊妹些打開咧。（他兄弟姊妹們打起來了。）

“些”附加在指人的專有名詞後表示複數，這在耀州、合陽方言中都有分佈，如

例（49）–（50），此時“些”表達的是連類複數義。如例（49）中“李校長些”的語
義為：李校長 +其他人，相當於“李校長他們”。例（50）類同。例（51）中的“些”
是附加在整個並列式專有名詞“李書記王隊長”之後的，既可以表示“李書記 +王隊
長 +其他人”，也可以表示“李書記 +王隊長”。

耀州話：

(49) 李校長些明兒個來呀不來？（李校長他們明天來不來呀？）
(50) 劉老師些去兀搭做啥呀？（劉老師他們去那裡幹什麼啊？）
(51) 李書記王隊長些說咋弄哩？（李書記和王隊長他們說這事咋辦？）

需要注意的是，這裡的“李校長些”“劉老師些”等基本都不能表示李校長一家

人、劉老師一家人，“些”表達的連類複數意義中各成員之間的關聯主要是通過所從

事的某一共同活動或行為建立的，“些”的這一表現與普通話的“們”（楊炎華、桑

8 富平縣與耀州相鄰的一些村鎮，如富平縣梅家坪鎮，也存在表示複數的“些”，用法基本與耀州
方言一致，但富平縣梅家坪鎮並不是富平的代表性方言，我們暫不放入正文討論。關於耀州方言

複數標記“些”的情況可參看楊炎華、劉道海（2023）的討論。



1492026年1月　第105卷  第1期
January 2026　Volume 105  Number 1

紫宏  2023）是一致的。這有別於 Daniel（2020）的觀察，Daniel（2020）通過跨語言
的事實分析，認為連類複數的典型語義應該是以該專有名詞為代表的一組家庭成員，

如阿奇語（Archi）。

“些”附加在動物或植物類的名詞後表示複數，這一用法只見於耀州方言，我們

暫未在合陽方言發現此類用例。例如：

(52) 他家羊些都跑兀搭去了。（他家養的羊都跑到那邊去了。）
(53) 他拿狗些咬了。（他被幾隻狗咬了。）
(54) 把兀搭樹些砍了。（把那邊那些樹都給砍了。）
(55) 他把雞鴨些都賣了，把錢給交了。（他把雞鴨都賣了，把錢交了 /他把雞鴨

之類的家禽都賣了，把錢交了。）

在耀州方言中，僅有“狗”“羊”“樹”等日常生活中較為常見的一些動植物名

詞後可以加“些”表示複數，其中例（52）–（54）中的“些”表示普通複數意義，但
是使用頻率不高，絕大多數動植物名詞都是不能加“些”的。較為特殊的例（55）這
類情況，“些”附加在並列式名詞之後，楊炎華、劉道海（2023）認為這類“些”既
可以表達普通複數義，也可以表達連類複數義，誠然，例（55）中的“雞鴨些”有兩
種解讀，一種是解讀為“雞 1+雞 2+鴨 1+鴨 2······”，表示的是普通複數義，但我們
認為另一種解讀更宜處理為相似複數（similative plural），而非連類複數。我們的理由
是，典型的連類複數，如李村長些，其中的“李村長”是個體指的，“李村長”是該

集合中的焦點或核心成員，“李村長”與其他成員的層級並不相同，而這裡的“雞鴨

些”表達的語義是“雞鴨之類的家禽”，其中的“雞鴨”是非個體指的，這一集合是

通過相似性建立起來的，“雞鴨”是“家禽”這一集合中的範例成員，“雞鴨”與集

合中的其他成員處於同一層級。

“些”附加在無生命的名詞後表示複數，這一用法也只見於耀州方言。例如：

(56) 那書包些是誰的？（那些書包是誰的 /那些書包之類的東西是誰的。）
(57) 屋裡的桌子凳子些都賣了。（家裡的桌子凳子都賣了 /家裡的桌子凳子之類

的東西都賣了。）

(58) 屋裡的盆盆罐罐些都是新的。（家裡的盆盆罐罐之類東西都是新的。）
(59) 你把鍋碗筷子些都拾掇拾掇。（你把鍋碗筷子之類東西都收拾收拾。）

需要注意的是，只有“包”“桌子”等日常生活中非常常見的少數無生命名詞可

使用這一複數手段，此時的“些”都可以表示兩類複數語義，如例（56）中“書包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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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可以表示普通複數意義：書包 1+書包 2+書包 3……+書包 n，也可以表示相似複數意

義：書包之類的物品。但並列式無生命名詞加“些”後更傾向於解讀為相似複數義，

例（57），且如果該並列形式是由重疊形式構成（如例（58））或者並列項越多（如
例（59）），這一傾向就更為強烈。另外，從使用上看，單個動植物類名詞或無生命
名詞加“些”表複數的用法都存在較大限制，且使用頻率普遍不高，而並列式動植物

名詞或無生命名詞加“些”這一形式的限制相對較小，在接受度和使用頻率上也更高。

在耀州、合陽方言中，上述名詞性成分加“些”後通常主要作主語、賓語、定語，

但都不能與數量成分共現。例如：

合陽話

(60) 你朋友些做啥開 =？（你的朋友們幹什麼去來？）

(61) 夜日把他弟兄些餓紮 =咧。（昨天晚上把他弟兄們都餓壞了。）

(62) 王村長些的包都在兀搭哩。（李村長他們的包都在那裡放著呢。）
(63) a. *兀些 /四個娃些把書讀完咧。
 b. *娃些幾個 /四個在哩。

整體看來，耀州、合陽方言中的“些”在充當句法成分、與數量短語的共現情況

上表現基本一致，但在標記範圍上仍有較大差異，如耀州方言中“些”的標記範圍要

大於合陽方言，合陽方言中的“些”不能附在生命度等級較低的動植物名詞和無生命

名詞後表示複數。跨方言的看，成都方言（張一舟等  2001；覃洲  2018）、貴陽安順
方言（吳偉軍  2023）、貴陽方言（傅定淼  1986；塗光祿  1990）等西南官話中的“些”
對生命度等級的限制都較小，都可附加在無生命名詞後表示複數，這一表現與耀州方

言的“些”基本一致，具體見表 6。

表 6  複數標記“些”的分佈

地域
人稱

代詞

名詞

指人普通名詞 指親屬集合名詞 指人專有名詞 動植物名詞 無生命名詞

合陽 – + + + – –
耀州 – + + + + +
成都 – + + + + +
貴陽安順 – + + + + +
貴陽 + + + + + +

從表達的複數語義類型看，合陽方言的“些”可用於表示普通複數和連類複數，

耀州方言的“些”則可以表達普通複數、連類複數和相似複數。值得關注的是，耀州

方言的三類複數語義使用了同一個標記形式，同樣使用“些”作為複數標記的貴陽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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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傅定淼  1986；塗光祿  1990）等亦是如此。跨語言地看，這類現象也並不罕見，
如埃斯 –埃賈語（Ese Ejja）中的“=kwana”也可用作表達三類複數語義的標記（Mauri 
& Sansò 2023）。從生命度等級看，關中方言連類複數標記“些”要求其標記物件的
生命度等級處於高位，通常用於標記指人專有名詞，普通複數標記“些”對生命度等

級限制較小，除指人專有名詞以外的其他名詞均可使用，而相似複數標記“些”則要

求其標記物件位於生命度等級的低位，主要用於標記無生命名詞，也可標記動植物類

名詞，但動植物類名詞一般多是並列形式。

那麼，為何與其他複數標記相比，複數標記“些”對生命度限制較小呢？我們認

為這一表現很可能與其來源有關，複數標記“些”應該來自於表示不定量的“些”，

這一點丁加勇、沈禕（2014），吳偉軍（2023）等都有討論，如丁加勇、沈禕（2014）
就指出西南官話方言中的複數標記“些”很可能是由“複數指示詞 + NP”逐漸語法化
為“NP +複數指示詞”，並脫落其中的指代詞後形成的。我們贊同這一推斷，這也可
以解釋為何不少方言中的複數標記“些”無法直接對人稱代詞進行複數化操作，因為

人稱代詞並不具備“複數指示詞 +人稱代詞”這一形式。但我們也注意到，在複數標
記“些”高度語法化後，很可能會突破這一限制，如貴陽方言（傅定淼  1986）中就有
“你些你們”“他些他們”的用法，不過通常只用於表達不滿情緒的句中，使用較為受限。

5.2. 些個

“些個”附加在指人的普通名詞後，其中耀州、富平、華州方言只有普通名詞

“娃”後可附加“些個”表示複數，其他指人名詞都暫未發現這種用法，合陽方言基

本沒有這一限制，指人的普通名詞後都可附加“些個”，如例（64）–（66）。此時的
“些個”表達的是普通複數意義。

合陽話：

(64) 娃些個把字寫完咧。（孩子們把作業都寫完了。）
(65) 學生些個學不來。（學生們學不會。）
(66) 舅些個鋤地開 =。（舅舅們都去鋤地去了。）

“些個”附加在指親屬的集合名詞後表示複數，這一用法在耀州、富平、華州、

合陽均有發現，如例（67）–（68），不過能夠出現在“些個”之前的集合名詞受到一
定的語義限制，一般不能附在指非平輩親屬集合名詞後，如例（69），這一點與“夥”
“夥裡”表現一致。

華州話： 
(67) 你弟兄些個沒吃嗎吃了？（你弟兄們吃沒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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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你姊妹些個都快忙死咧。（你姊妹們都快忙死了。）
(69) *他爺孫些個都好得沒麻搭。

在耀州、富平、華州、合陽方言中，上述名詞性成分附加“些個”後通常作主語、

賓語、定語，但不能與數量結構共現，如不能說“幾個娃些個”“娃些個幾個”等，

這與複數標記“些”的表現一致。例如：

耀州話：

(70) 娃些個不在這搭哩。（孩子們不在這裡。）
(71) 給你弟兄些個的工資有眉眼了。（給你弟兄們的工資有眉目了。）
(72) 你姊妹些個的大襟襖嫽太太。（你姊妹們的棉上衣很好看。）
(73) a. *幾個 /四個娃些個早走哩。
 b. *娃些個幾個 /四個早走哩。

整體看來，“些個”的句法分佈能力明顯要弱於“些”，最明顯的就是“些個”

對名詞的生命度等級有著嚴格的限制，非指人名詞和無生命名詞都不能附加在“些個”

之後。那麼，是什麼原因造成了“些個”的這一表現呢？從歷時上看（呂叔湘  1985；
張家合  2016等），量詞“些個”的產生時代要晚於量詞“些”，且在使用上也不及
“些”，而從共時上看，耀州等關中方言“些”的使用頻率非常高，極少或基本不使

用“些個”，這都很有可能使得“些”會先一步語法化為複數標記，從而壓制“些個”

的語法化進程，限制其分佈和使用。這一推斷在耀州、合陽方言中可以得到證明。耀

州、合陽方言同時擁有“些個”和“些”兩個複數標記。其中，老派方言能夠同時使用

“些個”“些”，“些”的使用頻率要高於“些個”，而新派方言更傾向於使用“些”，

基本不用“些個”。換句話說，所有能用“些個”的地方一般都可以用“些”。

6. 結論

綜上所述，關中方言主要有四類複數標記：“們”類、“的”類、“夥”類、“些”

類。從地域分佈看，“們”類標記分佈最廣，“些”類標記分佈最窄。從句法分佈看，

四類複數標記的表現差異較大，“的”類、“們”類複數標記可對人稱代詞、名詞兩

類成分進行複數化操作，“夥”類、“些”類複數標記則只能對名詞進行複數化操作，

其中複數標記“些”對名詞的生命度等級限制較小，可附加在無生命名詞後表示複數，

其他複數標記都只能附加在指人的名詞性成分之後，詳見表 7。從表達的複數語義看，
複數標記“夥”“夥裡”“些個”只能表達普通複數，複數標記“的”“們”可表達

普通複數和連類複數，複數標記“些”則可表達普通複數、連類複數和相似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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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關中方言各類複數標記的句法分佈和語義表現

複數標記

句法分佈

語義類型人稱

代詞

名詞

指人名詞 非指人名詞

普通名詞 專有名詞
動植物 無生命

親屬 非親屬 指人 非指人

“們”類

們 mei0 – + – – – – –
普通複數

們 mu0 – + – – – – –
們 mẽ0 + + + – – – – 普通複數 連類複數

“的”類 的 + + + – – – – 普通複數 連類複數

“夥”類
夥 – + + – – – –

普通複數
夥裡 – + – – – – –

“些”類
些 – + + + + + + 普通複數 連類複數 相似複數
些個 – + + – – – – 普通複數

造成關中方言各複數標記表現差異較大的原因可能在於其不同的來源，如複

數標記“們”“的”都來自於表示類屬的成分，前者來自於“物”（江藍生  1995, 
2018），後者來自於“等”（戴昭銘  2000等），這些類屬成分通常都是指人的，這
很可能會限制“們”“的”的分佈。9複數標記“些”來自表示不定量的量詞“些”，

對生命度的限制較小，因而句法分佈和語義表達最為豐富。複數標記“夥”“夥裡”

來自於量詞“夥”，受其語義制約，只能用於標記指人名詞。可見，表示“類屬”的

成分和量詞是關中方言複數標記的主要來源。跨方言地看，這亦是眾多漢語方言複數

標記的重要來源（參看王春玲  2020；王統尚、石毓智  2025等）。

整體來看，關中方言各類複數標記在地域分佈、句法分佈和語義表達等方面都

有不同，但在能否與數量短語共現上，來源各異的複數標記卻表現得相當一致，即基

本上都不能受數量短語的修飾，也不受數量短語的複指。從現有研究來看，複數標記

“些”“夥”“們”也廣泛分佈在西南官話中，其中成都、貴州等西南官話複數標記

“些”“夥”的句法分佈和語義表達與關中方言具有較強的共性，但西南官話中各類

名詞性成分加上這些標記後仍可以受數量短語的修飾。在這一點上，“同形”的複數

標記在關中方言、西南官話中呈現出較大差異，這值得我們繼續深入探究。

9 關於“們”的來源問題，學界一直都存有爭議，如呂叔湘（1985）認為“們”很可能來自於
“輩”，江藍生（1995, 2018）認為“們”來自於“物”，李豔惠、石毓智（2000）認為“們”
來自於量詞“門”，但我們也看到“輩”“門”“物”也具有共性，它們表示的都是一類人，都

具有一定的類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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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ural Markers in the Guanzhong Dialect

Daohai Liu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plural markers in the Guanzhong dialect primarily fall into four categories: the de type, the 
xie type, the men type, and the huo type. These plural markers exhibit certain differences in terms 
of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scope of application, and semantic expression. Among them, the 
plural marker men has the widest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while the plural marker xie has the 
narrowest. The plural markers men, de, huo, huoli, and xiege can only be attached to human-
referring nominal elements to denote plurality, whereas the plural marker xie is not subject to this 
restriction and can also be attached to non-human-referring nominal elements to indicate plurality. 
The plural markers huo, huoli, and xiege can only express ordinary plural, while the plural 
markers men and de can express both ordinary plural and associative plural. The plural marker 
xie, on the other hand, can express ordinary plural, associative plural, and similative plural. The 
divergent origins of these plural markers are the primary reason for these observed dif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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